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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新课题：

如何在公益生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建立基金会的 N 个初心

改革开放四十年里，时代的
变迁、政策的演进、财富的增长，
让越来越多的主体进入行业参
与发起基金会，也让基金会的面
目变得更加斑斓。

“扶贫基金会的初心就是扶
贫，就是要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
人口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改善
他们的生活水平。 我们是后来
者，初心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给我们定的。 ”中国扶贫基金
会执行副理事长王行最表示。 我
国最初的官办基金会大多和中
国扶贫基金会一样，是出于一种
朴素的愿望，希望可以通过基金
会筹资做社会事业。

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一部
分通过教育改变的命运的人，出
于感恩与回馈的想法，开始了个
人的帮扶，“扶贫济困、 帮助弱
者，是很典型的个人慈善。 做了
几年以后有了条件，自己也有新
的认知，就成立了基金会。 ”湖南
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张
帆表示。

一部分掌握了专业能力的
人在工作之外，希望通过自己的
专业所长为社会做一点贡献，进
入了公益行业。 北京爱的分贝基
金会理事长王娟和主持人朋友
们一起投入了听障儿童帮扶工
作，“和我们职业非常相关的群
体就是听障群体。 ”随着工作的

深入，最终成立了基金会。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

的企业在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同
时，出于社会责任、品牌建设等
多种原因，也纷纷发起设立企业
基金会；企业家在积累了大量财
富的同时，出于回馈社会、财富
传承、 推动社会进步等想法，出
资成立了个人、家族基金会。

“南都基金会的创始人认为
一个社会如果要健康的运转必
须有三大部门能够协调在一起
工作。 中国的第三部分是非常弱
小的，因此希望推动中国的民间
公益能够发展壮大。 ”南都公益
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表示。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出
于回报祖国、造福乡里、宗教信
仰等一系列想法成立基金会的。
基金会的初心可谓是五花八门。

在发展中调整

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成立
了基金会，随着基金会所面临的
的环境、问题的变化，基金会在
具体工作中都需要面对变与不
变的抉择。

以“尽我所能，人人公益”为
愿景的壹基金在发展过程中就
经历了三个阶段。

据壹基金秘书长李弘介绍，
2007 年至 2010 年， 为了促进更
多人参与公益，壹基金主要是办
论坛、实施典范工程，寻求一切
可能促进让更多公众参与捐赠

的途径。“希望让公益这件事更
轻松、 简单地递送到公众的面
前，公众可以很低成本，低门槛
的参与。 ”

2011 年至 2015 年， 壹基金
开始靠品牌吸引公众参与，落
地到要有自己的项目， 要通过
项目来赢得捐赠人的信任。“在
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其实是如何
既做好品牌又做好项目。 ”李弘
表示，“对于公募基金会来讲，
想做一个周期很长的、 带来系
统性、持续性变化的项目很难。
你的捐赠人、 你的背后的资金
方可能都等不及你三年五年这
个周期， 他们都希望当年就有
一个结果，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
压力。 ”

2016 年至今，壹基金开始将
自己定位为专业透明的公益平
台， 希望推动基于信任的捐赠。

“这个对公募基金很难， 但是还
是要向信任和信仰推进，这样才
会让项目有更长周期的规划。 对
出口来讲则是如何更好地带动
支持县域组织，让没有公益组织
的地方有更多的公益组织生根
发芽。 ”

在这一过程中，壹基金的初
心没有变，但是实现初心的战略
与措施在不断调整。 从搭建渠道
到实施项目再到资助、支持行业
生态建设，资金的使用方式与重
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成为资助型基金会？

实际上，大多数基金会在发
展过程中都面临着这样的抉
择———为了实现初心，募集的资
金是自己执行项目还是资助其
他的公益组织执行。

中国的基金会大多选择了
自己去执行项目。“美国的基金
会有 10 万多家， 自己有钱自己
花的运作型基金会只占 4.3%。 美
国的基金会是撒钱的机构，而中
国的基金会是吸金的机构，其中
公募基金会、慈善会吸纳了大部
分捐款， 主要是自己用。 中国
7000 多家基金会，资助型基金会
不到 1%。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
长徐永光表示。

是什么让大多数基金会都选
择了自己执行而不是资助呢？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
秘书长窦瑞刚认为原因主要是：
“我们的基金会就没有基金，欧
美意义上的标准化的、占主流的
基金会，主要做两件事，一个是
保值、增值，第二个就是资助。 这
个价值观，到我们这里就没有沉
下来。 ”

那么这种做法是否正确呢？
“刚入场的时候作为公益体验是
可以，长期是不可取的。 ”浙江敦
和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孙春苗
表示。

孙春苗认为：“自己花出去
放心， 我要跟我的受益对象见
面，从积极角度讲，我想有深度
的公益体验，接触弱势群体。 但
如果一直是这样的状态，是存忧
的，因为强调的不是信任。 信任
的话，会相信有人做得比自己更
专业，在具体的问题上有更好的
解决办法。 ”

“为什么那么多踏踏实实正
儿八经在村里干活，在田间地头
干活的人拿不到钱呢？ ”筹款行
业培育平台方德瑞信负责人叶
盈也发出了这样的叩问。

如果基金会全都是自己筹
款自己执行项目，那么和以提供
社会服务为主要工作的社会服
务机构有什么区别呢？ 存在的价
值又是什么呢？

“如果作为基金会都不拿出
资源来做行业的支持，那很难想
象资源会从哪里来。 ”李弘强调。

重新定位再出发

如何才能改变这一状况呢？
基金会需要重新思考自己在社
会生态、公益生态中的位置。

李弘认为，基金会需要认真
考虑对社会发展的价值。“我自
己有钱，直接做助学，和我现在
把这个钱注册一个基金会继续
助学，这个东西没有变化，虽然
叫基金会， 但是没有发生变化。
如果开始评估钱的有效性，你是
直接帮助 100 个孩子，还是帮助
更多老师， 还是帮助政策的变
化，还是推动当地县域组织做这

件事，不同的角度，价值是不一
样的。 ”

“基金会的价值，一个是资
源整合，一个是社会变革。 ”孙春
苗表示，基金会是重要的社会调
节器，它能够整合慈善家、社会
改革家、职业经理人，还有各类
的专业人士以及志愿者；很多基
金会在刚入场的时候，可能是做
具体的扶危济困，作为一个行业
刚起步， 可能表现出这样的现
象，长期看，基金会需要发挥价
值引领的作用，促进社会真正发
生变革，让社会能够做到集体的
进化。

窦瑞刚则认为，在国家治理
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
景下，基金会可能是第三次分配
的一个重要载体。“基金会没有
办法和其他社会组织一起形成
共同的生态，找到第三部门在治
理现代化中的作用，其实我们就
没有价值。 ”此外，人与人之间的
连接、信任的重建以及知识系统
的重建，也是基金会在当下社会
中的价值。

“基金会是提倡治本，而不
是治标的，比如说‘向贫困的
根源开刀’。 基金会要有前沿
性和社会性。 我们要关注社会
的发展，推动从无到有，从基
金会发起， 再到政府接过去 ，
变成一项政策。 基金会有灵活
性和主动性，因为我们可以不
断尝试， 能够缓解社会矛盾 ，
起到社会稳定的效果，取得发
展和平等两者之间的平衡。 ”
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秘书长张
媛表示。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基金
会承担着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和
草根发展的作用，未来这个作用
肯定是必须加强。 ”广东省千禾
社区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王书文
强调。

如何才能加强这一作用？
“一定要体验之后， 才知道什么
是资助型、什么是操作型，有怎
么的利弊。 经过自己操作，可能
更会理解资助的价值和意义。 所
以我们要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
心态陪伴基金会走这个阶段。 ”
张媛表示。

� � 作为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主体，基金会在近十年来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2009 年，我国的基金会
还只有 1500 多家，到了 2019 年，截至第 3 季度，基金会数量已经达到 7469 个。

然而，数量的增长并不意味着质量的增长。 “社会组织（含基金会的数量）的确与经济发展水平
正相关，但它们的能力却未必也与经济发展水平间存在着这样一种正相关关系。 ”北京师范大学社
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陶传进表示。

得益于改革开放四十年带来的红利，我国的基金会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 进入新的四十年，
我国的基金会能否实现从有到强的跨越？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国际国内矛盾冲突不断，经济下行压力变大，在这一背
景下，基金会需要如何自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 作为社
会公益事业的主体，我国的社会组织已经超过 85 万家。 作为 85 万中的一小部分，7000 多家基金会
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11 月 22-23 日，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9 年会以“坚守初心、共谋发展”为主题对此进行了
回应，基金会需要在公益生态与社会生态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

� �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在这一
背景下，基金会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

� � 自 2010 年以来，我国基金会数量实现了快速增长（据中国社
会组织网）

■ 本报记者 王勇


